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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社会之路”                                     
在中国行不通的深刻剖析

■ 曹明臣

[ 摘 要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找寻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

各种社会力量前赴后继，各种方案轮番出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试图学习欧美国家，走“资本主义社会

之路”，“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是这条

道路脱离了中国的客观实际，屡次被实践证明在中国“是完全行不通的”。毛泽东对这一问题有深刻剖析。

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在中国行不通，是因为“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只希望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而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是因为“社

会主义不容许”，中国革命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其结果必然是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是因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坚决的反对力量”，它们与帝

国主义相勾结，为维护自身利益实行独裁专政，残酷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损害和限制自由资产阶级发展；

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妥协性”“动摇性”，从而决定了其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

封建主义，无力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是因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斗争是在

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其前途必然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毛泽东的这些剖析，对于我们深

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在中国行不通的内在逻辑，深刻理解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深

刻把握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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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找寻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

各种社会力量前赴后继，各种方案轮番出台。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试图学习欧美国家，主张

走“资本主义社会之路”［1］，“建立一个纯粹

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2］，“实

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3］。尽管这些主张和方

案具体提法和表述不完全一样，但本质都是要

［1］《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679 页。　

［2］《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055 页。

［3］《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308 页。　

走欧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社会

之路”，脱离了中国的客观实际，屡次被实践

证明在中国“是完全行不通的”［4］。中国近代

历史的发展证明，中国的前途只有一条正道，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和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5］。关于为什么“资本主义

社会之路”在中国行不通，为什么中国没有也

不能走向欧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有很

多相关论述和剖析。本文拟以毛泽东的这些论

［4］《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4 页。　

［5］《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4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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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和剖析为基础，专门就此问题进行探讨，以

期深化对该问题的认识。

一、“帝国主义不容许”

“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在中国行不通，既

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帝国主义不容

许”［1］，就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毛泽东认

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

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

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

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2］可见，中国走

资本主义道路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背

道而驰的。毛泽东还指出，帝国主义为了达到

这个目的，采取了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

手段：依据各种不平等条约，控制中国一切重

要的通商口岸与交通网，控制中国的海关与内

外贸易，以便向中国大量销售它们的工业品；

在中国开办各种轻重工业企业，利用中国的廉

价原料和劳动力资源，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

企业进行排挤与打压，阻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

发展；在中国开设银行，强迫借贷，垄断中国

的金融与财政，以便在金融与财政上堵塞中国

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扶植在中国的代理人，包

括培育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

贷阶级，以及将中国的封建势力改造为它们统

治中国的支柱；向中国的反动政权派遣军事顾

问，提供大量军火，甚至直接出兵，扼杀中国

的民主革命。［3］近代以来，每当中国人为资产

阶级民主共和国目标努力时，帝国主义必然会

予以干涉，直至这种努力完全失败为止。作为

资产阶级革命的辛亥革命就是典型的例子。辛

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就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

又利用当时领导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

篡夺了总统职位，窃取了胜利果实。

不可否认，近代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侵

蚀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冲击了中

国的封建主义经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

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

［1］《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79 页。　

［2］《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28 页。　

［3］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28-629 页。　

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某些现实条件。但

是，民族资本主义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中国社会

经济的主要形式，其中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帝

国主义不容许”。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完全改

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状态，变成一个独立

自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不仅会丧失在

中国已经获得的特权与市场，而且会面临一个

同自己竞争的强有力对手，这必然会影响到它

们的生存与发展。列宁就指出：“资本主义如

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

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

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4］帝国主义的

生存与发展，就是建立在对外大肆侵略扩张、

剥夺他国发展权利的基础之上的。全面抗战时

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

“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因为它是濒

临死亡的，就更加需要利用殖民地半殖民地，

而“决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资

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5］。他以日本帝

国主义为例指出，日本深陷严重的经济危机与

政治危机，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因此它

就更加依赖中国，要倾其全力来武装占领中国，

把中国变为它完全的殖民地，这就彻底剥夺了

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与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

所以，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

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

义压迫的国家。”［6］“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

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

就是中国的近代史。”［7］

二、“社会主义不容许”

“社会主义不容许”［8］中国走“资本主义

社会之路”，是毛泽东深入剖析中国革命所处

的新的时代背景后得出的重要结论。他指出：“第

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

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

［4］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2页。　

［5］《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80 页。　

［6］《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1 页。　

［7］《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79 页。　

［8］《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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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1］俄国十月革命

是世界历史进入新时代的起点。这个世界历史

的新时代，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取代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

“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

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

同时，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随着自身力

量逐渐增强，也“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

地解放运动”。［2］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的革命斗争，就不再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革命的范畴，即旧的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

而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即

新的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同样，中国反帝反

封建的革命，虽然在性质上仍属于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革命，但是它在时代背景上已经与旧式

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有了根本区别，它已

经成为新的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3］。中国革命不仅获

得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扶助，而且获得了各资本

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支持。这样一来，中国革

命的前途就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建立资产阶级专

政和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

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由

此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

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还深入分析了资本

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力量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

影响。他指出，资本主义是向下低落而日趋衰

亡的，社会主义是向上高涨而日渐兴盛的。一

方面，“资本主义好比一个四只脚的马，十月

革命搞掉它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夹掉它

一只脚，现在只剩下了两只脚，成了一个跛子，

成了不完全的东西。资本主义残废了，它怎样

走路呢？”［4］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的思想体

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

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5］。

［1］《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67 页。　

［2］《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67-668 页。　

［3］《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47 页。　

［4］《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381 页。　

［5］《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86 页。　

当 时 的 苏 联 就 代 表 着 社 会 主 义 力 量。 苏 联 在

1936 年就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并展示了强大的

力量去领导和帮助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及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斗争。1937 年 6 月，

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

专家毕森、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贾菲等人。

当谈到“为什么中国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

这一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在国际环境上，“苏

联的存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6］。这种决定性

的影响，就是社会主义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

和支持。得益于这些援助和支持，中国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就可以避免走欧美资本

主义的老路，而走出一条与之完全不同的新路，

也就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新路。在此基础上，毛

泽东明确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

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

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

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

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7］

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坚决的                

反对力量”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地主阶级是封

建势力的代表。他们一方面对农民阶级施加残

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与文化奴役，另一方

面对外勾结帝国主义，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的主要帮凶。因此，这一阶级没有任何进步作

用可言，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力量。其

中的大地主阶级，更是坚定地站在帝国主义一

边，成为极端的反革命派。与大地主阶级一样，

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也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他们

一方面和国家政权相结合，成为官僚资产阶级，

另一方面又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是直接为帝国

主义服务并被其豢养的阶级，因而是一个带有

浓厚买办性质的阶级。对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

毛泽东指出，他们占有着规模极其巨大的经济

资源，“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8］。对于大

［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83 页。　

［7］《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80 页。　

［8］《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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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的关系，毛泽东认为两

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总是结成

反革命联盟，联合起来扼杀中国的民主革命。

例如，在大革命后期，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

级就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结成反革命联盟，疯

狂抢夺革命果实，残酷镇压工人、农民和其他

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最终导致大革命失败。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牢牢控制

着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统治权。

毛泽东认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结成的反

革命联盟，一直是“以封建的、买办的、垄断

的方法剥削劳动人民，并压迫、损害或限制自

由资产阶级”［1］。因此，“在民主一点上则大

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坚决的反对力量”［2］。1927

年以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就是他们直接的政治

代表。他们通过南京国民党政府推行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各种政策，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本

阶级本集团的利益。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深刻剖

析：他们宣扬“民族至上”，实际上“他们的

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

他们宣扬“国家至上”，实际上“他们所指的

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

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

主国家”；他们宣扬发展经济，实际上则是在“积

累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

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

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

资产阶级”；他们宣扬推进“民主”，实际上

则是“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

丝毫的民主改革”；他们宣扬建立“近代国家”，

实际上则是“拼死命保持那个大地主、大银行家、

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3］所有这一

切，都是与发展资本主义背道而驰的。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前夕，民族资产阶级曾

幻想国民党政府能够发展资本主义，幻想蒋介

石能够成为中国的“基马尔”，因而转身投靠

［1］《毛泽东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59 页。　

［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09 页。　

［3］《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46 页。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了反革命的帮凶，结果

却让他们完全失望。蒋介石没有成为中国的“基

马尔”，国民党政权也没有发展成为资产阶级

政权，而是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这个政权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维持着中国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毛泽东指出：“一九二七

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

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然

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

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何处呢？”［4］抗战胜利后，

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心存

幻想，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表示

怀疑，因此站在两者之间，鼓吹所谓“第三条

道路”的新方案，希望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

级民主政权，进而使中国发展成为欧美式的独

立与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国民党政

府的强力镇压下，这个方案迅速破产。1947 年

12 月，毛泽东指出：“如果说，在一九四六年，

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

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人怀着所谓第

三条道路的想法，那末，在现在，这种想法已

经破产了。”［5］这就进一步证明，一个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专政的中国，是不可能走上独立的

“资本主义社会之路”的。

四、民族资产阶级的                                

“软弱性”“妥协性”“动摇性”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半殖民

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6］，首先源

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过于弱小。19 世

纪 60 至 70 年代开始，得益于外国资本主义入

侵后中国封建经济的逐步解体，也得益于洋务

运动的刺激，一部分旧商人与地主开始投资于

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清

政府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进一步刺激了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

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又获得了一次新的

［4］《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81 页。　

［5］《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56-1257 页。　

［6］《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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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尽管如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实

力仍然十分弱小，而且这种状况在后来也没有

发生根本性变化。1949 年 3 月，毛泽东在七届

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的国民经济

中，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到了

90% 左右，而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只占到 10% 左

右。在现代性的工业经济中，帝国主义与中国

的官僚资本主义又控制着最大和最主要的部分，

“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

中的第二位”［1］。可见，在整个近代中国，民

族资本主义经济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

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2］。经济

力量过于弱小的状况，养成了民族资产阶级软

弱性的特点。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还源于民族资产

阶级害怕民众，不敢发动民众和依靠民众。孙

中山就曾主张“平均地权”“扶助工农”和“唤

起民众”，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害怕民众发动

起来、觉悟起来以后，革命会超出他们的控制

范围，所以民族资产阶级从未将上述主张切实

付诸实施。早在 1927 年 3 月，毛泽东就提出：

“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

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3］辛亥革命之

所以缺少一个农村的大变动，原因就在于民族

资产阶级代表的不是广大民众的利益，因而畏

惧民众力量壮大之后与其争利。1939 年 5 月，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直未能

取得成功的原因时指出，关键在两个方面：“第

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

自己的力量之所以太弱，“主要的是因为占全

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

起来，所以表现了弱”。［4］民族资产阶级害怕

民众，不敢发动民众和依靠民众，决定了这一

阶级是一个软弱无力的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导致这一阶级在

中国革命中具有两重性的特点。毛泽东就指出：

［1］《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1 页。　

［2］《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30 页。　

［3］《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6 页。　

［4］《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64 页。　

“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5］具体

来讲，一方面，因为他们软弱，帝国主义与封

建主义就敢于压迫他们，所以，他们同帝国主

义与封建主义有矛盾，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

积极性，在一定的阶段可以和无产阶级及其他

革命群众一起组成联合阵线。例如，他们曾经

在辛亥革命中充当了领导者，发挥了领导作用；

在其他革命斗争如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则是

参与力量。这是他们革命性的一面。另一方面，

也由于他们软弱，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他们缺乏彻底的反帝反

封建勇气。即便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他们也

不愿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彻底决裂，有时甚

至会背叛革命，充当反革命的帮凶。这是他们

革命不彻底的一面，或“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

性”［6］的一面。例如在大革命时期，民族资产

阶级开始时参加了革命，但是后来他们又投靠

了反革命。

与两重性特点相联系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动

摇性的特点。毛泽东指出：“他们一方面不喜

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

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7］他列举了民族资产

阶级“动摇性的一个标本例子”，就是“一九四一

年三月一日开国民参政会，我们的参政员不出

席，委员长一定要我们出席，我们一定不出席。

我们说：‘你给我们一点东西，我们才出席。’

他们说‘出席以后再给’，我们说‘给了以后

再出席’。就这样几反几复，我要你给，你要

我出，结果一个不给，一个不出，还是给的没

有给，出的没有出。在这中间，一些中间人士

就两面拉，对国民党说‘你给吧’，对我们说‘你

出吧’。”［8］这里的中间派是民族资产阶级的

政治代表，他们一方面站在革命的立场要求国

民党“给”，一方面又站在反革命的立场要求

共产党“出”，他们就在两者之间动摇着。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动摇性，

决定了他们既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也

［5］《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39 页。　

［6］《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73 页。　

［7］《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45 页。　

［8］《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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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这样，他们就不

可能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走向成功，不可能完

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所以，毛泽东指出：“这

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

家，是完全行不通的”。［1］

五、“斗争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

“斗争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2］，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在中国行不通的决

定性因素。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

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的前途

并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发展到

社会主义。

那么，无产阶级为什么能领导中国革命？

毛泽东认为，这是由中国无产阶级的自身特点

决定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尤其是近代工业无产

阶级，最早产生于 19 世纪 40 至 50 年代外国资

本主义在中国直接开办的工厂。19 世纪 60 至

70 年代，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过程中，

无产阶级力量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相对于

民族资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的资格更老，力

量也更大。除了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

无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富有组织性与纪律性等

一般优点外，中国无产阶级还具有一些特殊优

点。毛泽东将这些特殊优点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

三重压迫，其严重程度与残酷程度世界罕见，

因而中国无产阶级有着坚决与彻底的革命性；

二是在登上历史舞台后不久，就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投身革命实践，因而是中国社会中最

有觉悟的阶级；三是主要来源于破产的农民，

因而与中国广大的农民保持着天然联系，便于

和农民结成联盟。［3］这些特殊优点说明，无产

阶级是中国最革命、最先进、最有群众基础的

阶级。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已经

有了很大增长，并由此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1］《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4 页。　

［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

第 683 页。　

［3］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44 页。　

这样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领

导权就逐步由民族资产阶级转向无产阶级了。

无产阶级如何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毛

泽东指出：“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共产党

领导。”［4］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是通过中

国共产党这一组织来实现的。共产党作为无产

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

凭借着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的独特优势，

中国共产党能够“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

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

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

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

利的道路”［5］。事实也的确如此，大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条件下参与和领导了反

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从而使得这个革命在一

定时期内取得了重大胜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斗争，虽然历经

挫折，但仍然保持了革命的坚定性与持续性；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推动建立并始终领

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民族力量，坚

持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在全面抗战中发挥了

中流砥柱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又

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彻底推翻压在

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了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最后胜利。毛泽东指出：“什么叫中国

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中

国。”［6］

关于中国革命的方向和步骤，毛泽东明确

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

“两步走”的重要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革命是分两步的，“头一步的革命”是

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这一革命任务完成后，还要进行第二步的革命，

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由此建立社会主义的国

家。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性

质完全不同的革命，前一个革命的任务完成了，

才能去进行后一个革命。但是，“这两重革命

任 务 的 领 导， 都 是 担 负 在 中 国 无 产 阶 级 的 政

［4］《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305 页。　

［5］《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84 页。　

［6］《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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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1］。正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才得以从一

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同样，也正是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的前途就不可能是

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

社会主义社会。

六、结语

走什么路、向何处去，是近代中国的历史

之问。效仿西方、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建立

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中一度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种。这种“资

本主义社会之路”方案在不同历史时期屡次改

头换面，但最终都被证明在中国“行不通”。“行

不通”的原因有很多种，既有来自帝国主义和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外部因素，也有来自国内

阶级力量方面的内部原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

“因为外部和内部的原因，中国没有也不可能

发展到完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2］。综合多种

因素，究其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缺乏客观条件，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特殊国情限制和决定了中国既不可能亦步亦

趋走欧美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老路，也不可能

效仿俄国直接跃升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只能走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革

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二是缺乏主观条件，“资

本主义社会之路”的主要提出者——民族资产

［1］《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51 页。　

［2］《毛泽东文集》第 5 卷，第 56 页。　

阶级，因其自身的软弱，根本无力实现其所提

出的政治设想，没法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领导阶级。中国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

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赢得最终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以及

此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既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之路”的彻底失败，

也证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和走向

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

充分证明，“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3］。毛泽东关

于“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在中国行不通的论述

和剖析，深刻分析和揭示了这一问题的本质，

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其中的内在逻辑，深刻理解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深刻把握

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坚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全

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统战舆论引导研究”的

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 AHSKF2019D003）

〔作者曹明臣，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教授，安徽芜湖 241000〕

（责任编辑：杜 栋）

［3］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

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72-273 页。　


